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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从今天(15日)开始，北京市将首次网
上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每季度第一
个月的15日公布上一季度的水质信
息……不管北京市的水是不是最好
的，但北京市的水全部达标已经是公
布的事实。相比于复杂的水质数据，
市民看重的是直观感受。北京市民童
先生说，他不相信水质达标的数
据……王金生：这主要是碳酸钙等的
沉淀，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记者调
查还发现，在北京的南城，“水质不
好”几乎口口相传。在北京生活了几
十年的孔女士说，南城的自来水一直
都很浑浊。孔女士：南城的水一直就
不好，很多人都喝桶装水、矿泉水，
不喝自来水……马军：数据本身的质
量也要能得到控制，审计非常重要。
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另外也可以考虑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比如在公共代
表的监督制下开展审计共组，就可以
让这些数据具备更高的公信力。公布
水质信息是好事，不过，这只能算是
第一步。公布的信息如何让民众信得
过？是否应该公开更多监测信息？官
方数据为何总与民众感受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没解决但需要解决的问题。
(1月15日中国广播网——— 北京网上公
布水质信息称全部达标遭市民质疑)

1月14日夜间，北京市首次网上
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数据显示全部
达标；对此，包括童先生、孔女士在
内，一些市民为什么“不相信水质达
标的数据”？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次北京公
布的自来水信息是真是假，而先来讨
论一下其信息发布者的“公正性”。

有道是，“王婆卖瓜，自卖自
夸”。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水质达
标”的发布者为北京市自来水集团。
这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其本质属性是
企业，而企业的天性是逐利。假如自
来水有些指标不合格，北京市自来水
集团愿意公布出来么？！

水质合不合格，自来水公司说了
不算。据报道，目前我国仅有两三个
城市自来水水质监测单位独立于水
厂，而绝大多数的“自来水水质报
告”是来自自来水厂的“自测”。问
题正出在这个多年来的“自检自
测”！众所周知，湘江的重金属污染
严重，而湘潭本地相关部门对外宣
称，从2008年至2010年，三家水厂水
质达标率为91 . 98%。所以，一边是一
些水厂水质不合格，一边是“自检合
格”，也就见怪不怪了。

事实上，国家环保部《2010年全
国水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城市
饮用水水源合格率为76 . 5%;2007年国
家发改委等多部委对外宣称“全国近
年抽检饮用水合格率83 . 4%”;2009年
下半年，住建部水质中心作过一次全
国普查，发现4000多家水厂中，1000
家以上水厂水质不合格，且2009年以
来，城市自来水水质并无“太多改
善”。可是，在通信、新闻事业相当
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消费者听说到底
有哪家自来水厂水质检测不合格？

自来水质量问题，离不开政府和
社会的监督，正如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马军所言，要“加强政府监管，
并且引入第三方”，唯其如此，才有
“公正性”。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
危机后，世界各国虽采取多项措施，却也未能将
人们带离金融危机的阴霾。与此同时，一直低迷
不振的股市令许多被“套牢”、“割肉”的股民
焦躁不安，也让广大投资者信心难提。我们应该
如何看待金融衍生产品？金融风险是可以规避的
吗？日前，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齐鲁证券金融研
究院院长、数学院副院长陈增敬教授。

说到影响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时，陈增
敬收住了笑容。“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许多国家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美国的经济根基却未
被动摇。造成美国感冒，全球吃药这一状况的原
因在于，美国金融产品把危机转嫁给了其他国
家，由全世界人们共同承担这一金融危机，这便
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力量。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危
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逐
渐完善，通过期货、期权、股票、利率、汇率等
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人民币衍生产品规避风险，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就需要我们发
明创造新的风险度量工具，描述金融衍生产品的
运行规律，帮助金融机构检验、设计衍生产品、
计算金融风险，规避金融危机。要实现人民币的
区域化、国际化，必须大力发展人民币衍生产
品，一个经济强国首先应该是金融强国。”

谈到现在所从事的资产定价和金融风险度量
的研究，陈增敬非常感谢导师彭实戈院士，正是
1994年冬与彭实戈教授深入交谈，才转折了他已
直驶了10年的高校人生轨迹。考取彭实戈教授的
博士生后，陈增敬才明白何谓科研创新。他说，
彭实戈院士有两个载入史册的贡献，一是发明了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另一个是创立了非线性
数学期望理论。我们就是通过学习彭实戈院士的
理论，将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应用到金融实践领
域，以更精确地刻画金融中的风险度量、金融衍
生产品定价等问题。“之前，金融界一直将概率
统计作为金融风险度量的工具。概率统计是一门

古老的学科，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四百年前
人们创造的工具，人们至今仍然在用，那肯定会
有很大的差别。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
理论不够精确，不然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非
线性数学期望理论恰好能将市场的客观规律与人
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由兴趣或应用驱动下的数学研究，才有强
大的生命力。其实我对数学感兴趣是研究金融之
后，因为我终于发现了数学的用处。”陈增敬表
示，数学是描述复杂现象的一种语言，它源于实
践更应服务于实践。但是在数学教学中，老师往
往忽视了这一点，让学生感觉很枯燥。现在很多
学生不喜欢数学，大概与我们的这种教育模式有
关系。身为山大数学学院的副院长，他也在思考
如何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凭借在数学及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陈增敬2003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4年入选
“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被

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他
与美国波士顿大学Larry Epstein教授合作的论文
《连续时间下的模糊性、风险性和资产收益》，
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数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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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学人

陈增敬：金融波谲 数学为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宋艳丽

光头，黑西装，白衬衫，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
梁文道的装束黑白分明，一如他的表达，明确清晰，
逻辑环环相扣，精确瞄准听众的注意力。

1月9日，北京环球贸易中心五楼。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主办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上，熊培云、许
知远、梁文道三位特色鲜明的70后写作者，各取名
字中的一个字，以“云知道”组合亮相。

“‘云知道’很像一个乐团组合的名字。我
们会去不同的地方演讲，做沙龙座谈。我们希望
是一个系列的主题贯穿下去。今年的主题是———
知识分子。”梁文道说。

知识分子不囿于职业

梁文道从讲台上走下来，被一群读者围住在
新书《味道》上签名。主办方工作人员隔着人群
叫：“梁先生，过来坐下签。”他摆摆手拒绝。
面对读者，梁文道保持着恭敬的面孔。他签书，
不像有的作家只顾埋头划拉，而是一定要望向读
者，双手递回，道一声“谢谢”。

在大多数场合，梁文道不宣称自己是知识分
子，主动把自己划为“知道分子”的行列。他出
版最为知名的时评作品集《常识》，以浅白流畅
的语言，冷静道破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一面。
1970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成长于台湾，毕业于香
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内地公众对他的了解始于凤
凰卫视，他是电视台主持人、嘉宾，同时在南方
周末撰写专栏。

1月12日，“云知道”把沙龙开进北京大学。参与
者大部分是学生，现场座位不够，不少人席地而坐。
梁文道分享了有关知识分子与公共性的看法。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的热词。梁文道赞同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对知
识分子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
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
为思想而活。

知识分子一旦与公共性相联系，便不再囿于专
业和职业。梁文道举例，公共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
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后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
识分子，他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关于政治的看法。

“从很严格的政治学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
治看法其实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大家
仍然会倾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爱因斯坦。人们或
许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你不能否认他尽到了
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始终应该保有一种业余
者的疏离状态，保有你在行业以外、职业以外对某
种事物的爱好。而这种爱好是可以很深的。”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来自很多
职业。”梁文道说。关注空气污染的公交司机，
关心公车私用现象的中学生，都有可能是知识分
子。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或者
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有关怀，要有
超出束缚的欲望。大家在公共范围发声，关怀社
会，影响周围的人就是知识分子。

“污名”下的社会心理脉络

2010年，方舟子和梁文道之间曾有一轮骂战风
波。今天，梁文道试着以客观的姿态提到对方：“方

舟子你别装了，你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相比于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

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
垮台危机。如今网络上常常见到，随便一个公共话
题，便会引发网民对“公知”、“母知”的围攻。在网络
语境中，“公知”直接变形成为贬义词。

许知远感慨于网络上价值观的一再颠覆。梁
文道对“知识分子污名化”背后隐藏的社会脉络
作了分析。

有一个词，很多年前大家认为是褒义词，现
在网络环境中也被认为是负面词——— 精英。为什
么现在大家把这个词看作是一种反讽，都在骂精
英？从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看，今天被指作精英的
人，或许是某些贪官，或许是某些富商，在各大
会所开着名车出入，叼着雪茄举着红酒晃啊晃
的。在公众眼中，这些人是一群既得利益者。

“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很大，大家开始意识
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分配有不公正之处。
正是因为某种扭曲和不公正，使得某些人成为经
济上获利最多的人、以及政治上获得利益最多的
人。他们构成了精英群体。”梁文道指出，权力
寻租带来扭曲和不公正。人们看到，发财的商人
第一桶金，往往是黑的；国家发展到今天，重大
的环境污染也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所应该承担
的。于是公众得出结论：精英很坏很黑。

以此为脉络展开，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
经济学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和说法有时为精英群
体代言，被公众抓住把柄，换来污名。还牵扯到
很多著名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不少有影响力的
报纸杂志，被认为和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一脉相
承，一起被泼上脏水。

这种社会心理走向并不复杂。让梁文道感到
有趣的是，即便骂声一片，中国被骂精英的人甚
至部分骂精英的人，往往并不反感被划入精英群
体之中。

微博虽火却无真正讨论

“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要说公知
多有良心，而是说随便地骂人不利于一个健康讨
论的气氛和环境。”说完这话，梁文道感慨，这
样一个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就是如
此，这样的呼声注定微弱。他曾多次强调，如果
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就必须要关心讨论严肃
的、有品质的问题。

近日微博不断爆出猛料，某些艳照官员和拥
有多套房产的“房叔”、“房爷”浮出水面，网络监督
发力，成为反腐的新生力量。但不难发现，这些事件
的发生多有偶然因素，更多地流露出公众对私生
活的猎奇心理，却并不触及问题的根本。

“过去十几年流行真人秀，我们忽然之间前
所未有地对一个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感到无
比有兴趣。你可以发现，这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
界都一样。有的民主国家选举总统，不再是有关政
治立场的讨论，而变成这个总统有没有婚外情、有
没有抽烟、他是什么人的讨论。”梁文道说。

梁文道认为，知识分子把精力转移到对这群
人人格上的讨论，抹去了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
家的重大社会分歧的讨论。这样的严肃讨论其实
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现在进入到大众舆论下，
变成了政治讨论庸俗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媒体
政治讨论和政治生活越来越贫乏，政治的言语、

论述越来越空洞，受到学者的批评。
“由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微博上展开，

所以，大家更倾向于用一种很简洁、粗糙的语言
来总结。不要说政治讨论，就连一般的交流在微
博上也是很难的。”梁文道感觉，在中国，微博为主
的舆论环境口水横飞，但问题或许更为严重。

梁文道本人并没有个人微博，但他会去微博
上看看。他常常发现微博上对于他本人在某场演
讲上的讲话，大部分都不太接近原意，有时候甚
至是相反的。“这样的微博发出去，被转发了很
多次，有人看了微博就会下判断：没想到梁文道
当时会这么讲，梁文道就是一个傻瓜。”

“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我是一定要想
办法找回他的原话是怎样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
样的。我很难根据别人的只言片语和别人的总
结，去判断另一个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大
家大概都没有时间来做那么费神的事了。”梁文
道说，微博上充斥了太多声音，但是缺少起码的
判断基础。微博的速度那么快，大家上午关注伊
能静，晚上在意李云迪，第二天又一起来关心南
京“搓手猫”。

我们关心的事情每小时都在更新，随时作出的
判断随时面临改变。但是真正的讨论又有多少？

应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面对沟通如此迅速、联络如此紧密的方
式，我在回避。”

与人们印象中的媒体人形象相反，梁文道在
生活中给自己设置了信息屏障。他经常手机关
机，短信隔上一两天才回复，邮件几乎每个月才
回一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从不使用。除了
一些社会活动，梁文道大多数时间在家读书，每
天睡五个小时。

尽管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圈子”挂在嘴上，
也喜欢把自己归类于各种不同的“圈子”，梁文
道却有意与这种亲密接触的现实拉开距离，借此
给自己更多反省的空间。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正
在寻找。”他说。

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的脑海中似有
勾画。“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从于立
场。”他向往南宋时朱熹和陆象山的那场论战，双方
门下弟子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
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的
辩论客气而节制。朱熹和陆象山私下跟弟子谈到
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斯文，而是说，学者、
知识分子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地下
结论，而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众
所周知，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
么容易就到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
该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就掌握
在自己手上。

“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
拿出来讨论一下。这样的态度，是比较理想的知
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因为知识分子
就应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梁文道说。

相比对知识分子范围的界定，今天另一现象更值得关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公众视野内面临垮台危机。

梁文道：反思网络中的知识分子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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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本周将公布
控枪对策

美国总统奥巴马14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副总
统拜登已向他提交了控枪
对策建议，他本周将把这
一控枪对策公诸于众。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下令
24小时内逮捕总理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指控
阿什拉夫此前在担任水电部
长期间，在巴国内能源项目
上存在收受回扣和佣金的腐
败行为，并下令政府在24小
时内逮捕阿什拉夫。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视神经
或遭“灾难性的损害”

美国一杂志惊爆：在先后遭
遇了胃病、脑震荡、脑血栓一连
串严重健康问题后，现年65岁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头部
的血栓可能会对她的视神经造
成“灾难性的损害”。

印度千万全裸朝圣者
跃入恒河庆大壶节

印度“大壶节”又称为
“圣水沐浴节”，是世界上参
加人数最多的节日之一。节日
期间，千万全裸印度教徒当天
追随神职人员在恒河沐浴，以
清洗旧日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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